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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回第二十七回  鳥雀相爭各為其主　琴爐兩分自有分定鳥雀相爭各為其主　琴爐兩分自有分定

　　且說，老太太看那孩子時，都只十幾歲的光景，身穿紅呢襖，頭戴青絨帽，面容嬌嫩嫩的，看他跪下磕頭起來，舉止分外秀

雅。　　金夫人、賁夫人等見了，也覺喜悅，遂向舒二娘道：「你且將他們帶到外頭，與他們教習們共候，等我們這裡完了酒令，

聽吩咐再來。」舒二娘應聲「是」，帶著孩子們出去了。

　　聖萃芳向璞玉笑道：「老先生，且止了閒話，說你的酒令吧，快完了好聽曲兒。」璞玉一數，真個輪到自己了，一時尋不出說

甚麼，慌了手腳，方勉強說道：

　　園莽抽條，榆林滿園，不宜動土。

　　德清道：「你們看，又出來個『不宜』了，他們四個這『不宜』卻是不好呢。」璞玉笑道：「只是難不倒就完了，我們也不管

他『宜不宜』。」

　　下該妙鸞的，妙鸞笑道：「我也是個不能說的，請大爺代我說說呢。」聖萃芳向璞玉使個眼色道：「使不得，只可代人說一

回，若屢次說，亂了令，我可不依。」妙鸞央道：「姑娘，不是已有先鉸的樣子了，宮姑娘如何吃了半锺，叫人代說的？」聖萃芳

笑道：「你也吃半锺，找個人代說，豈不亦完了？」妙鸞換了半锺熱酒，一面吃，一面依次瞧著眾人，道：「不知是那一位行善的

肯替我說呢？」鄂氏太太笑道：「我替妙姑娘說，可使得使不得？」聖萃芳笑道：「有何使不得。」鄂氏太太笑道：

　　寒來暑往，杭愛山上，鹿角脫落。

　　秀鳳不用別人，即說道：

　　白駒食場，西塘柳中，宜養家畜。

　　福壽向爐湘妃央道：「該我的了，不能說，怎麼好？」湘妃笑道：「你可得了幾句不曾？」幅壽道：「書、歇的兩句有了，只

和不上皇曆上的一句。」湘妃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念，我和和看。」

　　福壽笑說道：

　　肆筵設席，奉獻酒供，

　　下句再也想不出了。湘妃遲疑了一會子，笑道：「這倒是極現成的了，說『宜招賓客』，豈不是天然作成的？」聖萃芳叫鳳梅

倒了兩杯酒，送到爐湘妃、福壽二人前來。二人驚異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萃芳笑道：「為何倒來問我？出這令時，原說是一人說一

首來著，並不曾說兩人合成一首，或者全替說倒也罷了；這個斷斷免不得，與其行這般亂令，不如悄悄坐著好。」二人料不能免，

各自吃了一杯酒。

　　綿長趁此機會，已預備下了，遂說道：

　　鱗潛羽翔，青海葦中，宜行畋獵。

　　眾人聽了，擊膝稱贊道：「這話說得俊巧。」錦屏笑道：「這個令雖是文雅，只是未能罰得一個人，所以，我若說了出來，越

發顯得容易了，致使聖姑娘此令，恐自後沒人用了。也罷，我也不央人代說了，且受此一杯之罰，為此令增增光彩也好。」說畢，

便斟上一杯酒自吃。聖萃芳點頭微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好個聰明姑娘。」

　　當時，老太太見酒令將完，遂吩咐叫女唱客們來伺候。兩個女教習來到階前，凋弦理簫，眾人聽了絲竹之聲，因是急著聽曲

兒，也不想法罰人，只催玉清快快說完。玉清正想時，站在地下的媳婦們堆裡，叫黑帳的那一個，因搬酒時抽多了頭兒，此時聽得

琵琶管弦之聲出了神，不曾嚴緊，走了下氣，長長的放了一聲出來。旁邊站的媳婦們先笑起來了。錦屏忙看福壽時，福壽正低著頭

笑。

　　秀鳳耐住笑，抬頭看時，那黑帳卻似沒事的人，呆著臉站著，遂轉過身去揉髒子。倒是點悟了玉清，遂大聲說道：

　　宮殿盤鬱，荷花池中，青蛙長鳴。

　　當時姑娘們正忍不住笑，聽了這話，便哄然大笑起來了。金夫人、賁夫人等也忍不住，噗哧笑了。老太太不知所以，正追問

時，女教習們進來磕了頭。

　　只見那兩個女人，都已年過四旬，原是由他們丈夫們領來，因其男子不能入內，二人抱著樂器進來。老太太問了他們年紀，看

過了曲名單子，即命先自揀一段吉祥的曲兒唱。那些孩子早扮作女孩兒妝束，管弦動處，四個便唱起個叫《萬壽無疆》的曲兒來，

擺著手中巾扁，四下散開，走到各席前，穿走笑舞。妙鸞見內中一個小孩兒，面龐眉目，頗似聖萃芳，正看得發呆，細細端詳；湘

妃眼快，早已看出，笑向琴自歇點頭知會，琴自歇全然不理。福壽在旁，大笑起來，妙鸞方才知覺。

　　一時，唱完一曲，老太太大悅，賞了好些東西。隨後又呈上曲單子來，眾人都讓璞玉，璞玉接過單子來看時，多是情慾俚曲，

不是在深閨中唱得的。遂尋雅正些的點了一個，那孩子一個吹簫，一個掌鼓板，兩個清喉合聲唱道：

　　玉空無塵，銀河長耿，月光映小樓。花影滿庭，羅襟透寒，芳心自悠悠……
　　再往下唱時，琴自歇回頭看璞玉，璞玉情不自禁，忽然心中一動，溜了琴自歇一眼，琴自歇忽然臉紅，忙低了頭。一時，唱完

了這一曲兒，眾人便讓聖萃芳。萃芳推讓不過，點了個叫做《懶畫眉》的曲兒。那媳婦丫頭們，再調弦管，重清巧喉，齊唱道：

　　碧雲天，黃花地，西風緊，北雁南飛。曉來誰染霜林醉？

　　秋江上，盡是離人淚。車兒東歸，馬兒西去，莫奈何，一聲聲長歎息。

　　曲調詼諧，弦律聲和，真個是凌雲裂石之唱，眾人直聽得心懷悠悠。璞玉忽然抬頭看時，只見爐湘妃已聽得如醉如癡，兩泉秋

水，盈盈欲滴，也不知怎麼，只覺一陣心酸。方欲與湘妃說話肘，只見舒二娘又來了，道：「二門上的管家們從回事房傳報，說老

爺昨日已到八十里頭魯城過宿，今日早晚必到家，問大爺迎不迎接去呢。」璞玉聽了，忙站了起來，一面吩咐外頭備馬，一面向姊

妹們，道聲「怠慢」，到鬆月軒換了衣服，慌忙出去接老爺去了。

　　這裡老太太與眾人，也不願再聽曲兒，重賞了那些孩子去了。看兩邊排著，六個六個共十二個姑娘丫頭們，老太太心中大悅，

舉杯笑道：「常聽見說，新出了個『金陵十二釵』的故事，今日我家裡也全了。」賁夫人等看時，除去炕上四人，姑娘丫頭們，真

個有十二人，遂笑著與老太太講論那十二釵的故事。

　　聖萃芳忽聞紗槅子後，有兩個丫頭嘁嘁喳喳的拌嘴。原來憑霄不喜爐湘妃，今日與梨香磕著瓜子，說起自己姑娘要回去的事。

見湘妃聽曲子要哭的光景，即笑道：「梨香姐姐你可看見了？爐姑娘又要哭了。唉！縱哭乾了眼淚，與他的事又有何益？」梨香笑

道：「可不是，你們那個爐姑娘如何那麼愛哭，我看十日裡天天都是眼淚不乾的，終是為了甚麼緣故？」憑霄鼻子裡哼了一聲笑

道：「誰知道，從前在家時不這麼來著。你還沒聽說？去年回家就病了起來，今年春天說是更厲害了。說來也奇，將來這裡時便已

見輕，來後沒住幾天依舊好了，這豈不是奇事？若說病的奇，好的也奇，真個是奇了，奇了！」那時翠玉正在爐旁等著水開沏茶，

聽了憑霄的那些話，心中便不自在起來，道：「憑霄你這是甚麼話？我們姑娘病好，又犯著你甚麼了？終不然，我們姑娘不好才稱

了你的心不成？」憑霄翻了臉道：「喂！這丫頭說的也奇了，我說你們姑娘的病好了，難道說壞了不成？如何來無故侵人？」翠玉

道：「誰先侵了？你一連說奇了怪了的，是甚麼話？」憑霄喝道：「這丫頭，你少放肆，說奇了又怎麼了？偏來挑我說奇，那麼著

你們姑娘，難道為著別的事病的，又為著別的事好了的不成？」翠玉因年紀小，無言可對。憑霄又指著他眼皮道：「小孩兒家，不

懂話，還來我們中瞎嘀咕，你再說，我不撕了你的嘴，便不是丫頭！」翠玉忍不住道：「說奇怪也罷了，哭乾了眼又與他的事有甚



麼益處，這又是甚麼話？」憑霄將懷上的瓜子皮沙剌刺撒下一地，站了起來，罵道：「這小蹄子還敢叫不成？與他的事有甚麼益

處，你知道說的是誰的事？慢說你們姑娘哭乾了眼淚，便是哭出了血，與那曲兒裡人的愁事有甚麼益處？」這一句話，直惹得一個

人，義氣高發三千丈。

　　原來畫眉身雖在姑娘跟前侍立，卻傾耳聽著槅扇後邊。起初也顧著大家體面忍著，後來聽得憑霄越發嬌肆威喝起來，已自動了

三分氣。如今見他竟罵了起來，忽然怒火中燒，身不由己，幾個箭步，走入槅扇後來，先著翠玉臉上打了一巴掌，罵道：「蹭破了

皮的母狗，敢分你們姑娘我們姑娘的混說誰？憑你們這起壞透了的狐狸娼婦臭嘴裡，姑娘們都成了小菜混嚼不成？你和養你的那個

媽白吵甚麼？」憑霄聽了，豎目橫眉道：「畫眉你罵誰？」

　　畫眉即前進一步「呸」一聲往憑霄臉上啐了口濃痰，豎起指頭戳著憑霄眼，切齒道：「我就是罵你！似你們這般個臭奴才，如

何敢胡侵姑娘們！你們的，我們的，是你那個爹娘給分的！快夾緊了你那臭眼子，好多著呢。瞧做的好事，誰又把繡鞋弔在狗嘴

裡，這兒那兒亂扔了？」也這一句話說得憑霄氣噎喉塞，徹耳通紅，無言可對。回身向梨香冷笑道：「我們與畫眉原是一處的人，

你罵我與罵你自己是一樣的，只這梨香姐姐本不相干的，何苦來只管捆在裡頭娼婦狡婦的混叫，這豈不無故侵人？」梨香聽了，翻

了臉站起來道：「憑姑娘，你也不用把我夾在裡頭，畫姑娘我們兩個，無嫌無隙的好幾年了，自己惹的事自己擔著好了，別來拉扯

人！」不待說完，只見那間聖萃芳叫：「梨香！」梨香忙應一聲「是」去了。憑霄越發羞惱起來，罵著畫眉，正欲往畫眉懷裡撞，

只見瑞虹紫漲著臉，從那間走了進來，不做一聲，牽著憑霄出後門去了。

　　這一番吵嚷，非同小可，前邊無人不聞。金夫人待要說，又都不是這裡的人，況且是娘家的丫頭們也難說那一個。鄂氏太太要

說，一則在人家家裡，再則在老太太跟前，不好說得。賁夫人越是不能說那一方，所以，只把梨香叫了去，狠狠瞪了一會兒。

　　當下，上上下下都不安起來，盡皆無話，寂然無聲了。獨老太太，聽不出嘁嘁喳喳的小語，因笑道：「你們大家如何忽然這般

冷清清的了？丫頭們也該說說笑話，到底我的兒子熱鬧，你們瞧，璞玉一去便這麼冷清清的了。」

　　起初，琴自歇見畫眉出去，已是彎眉橫直，鳳目劍豎。抬頭見了爐湘妃桃臉滿怒，櫻唇含嗔，忙平靜下來了。如今聽了老太太

這話，遂笑道：「我倒想起個有趣的笑話來了，說與老太太聽，道是：在一個廟內，供奉著三教聖人，眾信者原把釋迦佛尊供在正

中的。後來道士們見了，將太上老君移在中央。儒者見了，又將孔夫子遷於正中了。和尚們見了，依舊將佛爺請到中間。如此移來

遷去，以致泥像將毀。三位聖人私下說道：『我們原是好好的，皆因這起小人，移來遷去的，以致毀壞了我們。』」

　　眾人聽了大笑起來，都稱琴自歇笑話說的巧。當下，已搬上飯來，大家吃飯。一時飯畢，閒坐吃茶，只見丫頭們進來道：「老

爺回來了。」老太太等方慢慢說笑著，往介壽堂來。

　　琴自歇等著賁侯請了安，欲回自己屋裡，剛出介壽堂時，恰遇葉兒領著女兒迎了上來，便跪下磕頭謝恩。琴自歇忙扶了起來，

一面問著緣故，一面帶到海棠院來。葉兒笑道：「姑娘還故作不知呢，我這女孩兒，蒙姑娘提攜，到了這個份兒上，不然在丫頭們

手下支使，這輩子豈有個出頭的日子呢？」琴自歇笑道：「那都是算命先生說得靈的緣故罷了，不是說今秋見喜，豈是假的？」問

得那丫頭只顧紅著臉笑。琴自歇又問：「你們大爺給你改過別的名字不曾？」那丫頭笑道：「只改了一個字，叫黛眉了。」自歇笑

道：「這與你先前那代不同，因你眼眉長得如青山，所以用了青黛的黛字。你穿的這件大褂兒可是新做的？」黛眉道：「大爺叫福

壽姐姐給的。」葉兒笑道：「多虧姑娘一言之助，我這丫頭吃穿得與他人一般了。我們母女兩個，也無力相報，只好朝夕多多為姑

娘祈壽祈福了。」稱頌不已，吃了茶方去。

　　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已至九月。一日璞玉在上房吃了飯出來，遇聖萃芳點頭叫住，領到翠雲樓下坐了。笑道：「你可知

道了你琴姐姐為著何事要回去？」璞玉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聖萃芳又問道：「近日來你們吵過嘴不曾？」璞玉道：「並無此事，琴

姐姐怎麼了？」萃芳道：「也不怎麼，只是近日來常出不悅你的言語。」璞玉遂起身道：「我問問他去。」方欲出去時，萃芳忙扳

住璞玉肩道：「且住。」璞玉舉手推開手時，掉了袖內的靴掖子，萃芳遂拾了起來，笑道：「人家的靴掖兒，都在靴筒裡，偏你的

靴掖兒在袖子裡。」說著打開，見內夾著一疊畫圖，璞玉忙奪過去了。聖萃芳便不樂，撤身回去坐下了。璞玉怕他生氣，取出別一

疊字紙，遞給萃芳道：「姐姐請看這個，我們老爺這回出外帶來的，說是有個甚麼姓寶的公子寫的詩。老爺羨他作的好，叫我看著

學的，我看著也好，所以藏著。」聖萃芳接過看時，卻是八句五言自比菊花的詩：

　　香菊性自潔，　無欲人自平，冷露金體直，　烈風玉節強。

　　去橫又去驕，　知趣更知情，神采隱庭院，　雅譽山野揚。

　　聖萃芳道：「這詩妙在起首時雖是人花分明，後來人花合一，花即是人，人即是花，竟是人花無分別了。況又言簡意長，這是

兩意雙關的手法，舅父看的不差，兄弟不可輕覷了才是。」

　　璞玉不服道：「這等詩，難道我們不能作了？」萃芳笑道：「我們這群人中，看琴、爐二人如何罷了，除了他二人，不是你我

所能及的。」璞玉急道：「若果如此，聽說如今會芳園中菊花已盛開，我們如何不去每人也寫一首，與他較量一下呢。」

　　正說時，只見湘妃、熙清二人自外頭嘻嘻哈哈笑著走了進來，看了那詩，也發了詩興，四人做一路，欲邀琴自歇，往海棠院來

了。入院忽見憑霄在一株大海棠樹下，頭頂著一部書，規規矩矩向北跪著，熙清見了，鼓掌笑道：「憑學生有了甚麼不是了？如何

這冷風中跪在這裡？」湘妃忙扯了一把，大家進屋。只見琴自歇正坐在玻璃窗前寫字，見了眾人，忙放了書起身讓坐。聖萃芳笑

道：「憑學生沒背過書來，怎麼罰跪了？看在我們面上，權請免了也罷了。」琴自歇笑道：「這丫頭說話罵人，也太縱了他了。越

發不懂規矩了。你們豈沒見那日的事？在綠波堂與璞兄弟搶七巧圖，鬧的不成個樣子。先前本已有了一次該罰的事來著，我沒理瑞

虹的話，饒過了。連前日的事已是三回了，再不治治還了得！」爐湘妃笑道：「這一處置，也叫他知道了，他也沒個不改的。姐姐

看聖姑娘面，放他起來也罷了。」琴自歇道：「依我說妹妹也該管教管教你那畫眉，下面的丫頭們若養成那般氣勢，還有個甚麼家

法規矩了呢？別的也罷了，那日那般大聲叫嚷起來，也不怕老太太、太太們聽見，甚麼意思呢？」湘妃聽了，心中老大不受用，欲

搶白兩句，又怕姊妹情分上有礙，亦且眾人看著不雅，只得忍住，笑道：「姐姐說的極是，姐姐放得開，所以今兒才處置，我當日

便把畫眉罵了一頓。」璞玉向前央道：「琴姐姐治得憑霄也夠了，聖、爐二姐姐又說情，也該免了。」琴自歇方喚瑞虹叫憑霄起

來。湘妃向萃芳冷笑道：「聖姑娘可看見了？你我二人的臉面，卻不及璞玉一句話；早知如此，我們先求璞玉，倒不致失了體面。

」聖萃芳笑而不語。琴自歇聽了這話，面子上雖不理論，心中寒極，從此懷了與湘妃永不共處之心。

　　熙清將方才那詩，遞與琴自歇看了，又說了欲會大家寫菊花詩之意。琴自歇笑道：「作詩，雖可憑臆想去寫，終不如身臨其

境，性通色格。還有一件，寫這樣的詩，大家都說一個菊花，又有何趣，總得添些別的話題，加以修飾，出言方可聽。況且，又不

可缺了兩個人，不請那院宮妹妹和介壽堂的秀姑娘也不能成，他們的詩又有趣又詼諧。」熙清忙起身道：「我去叫秀鳳姐姐去，你

們往憑花閣邀德姐姐。」說畢，興興頭頭的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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